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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urban food systems is essential for

public health and urban resilience. Consequently, it has become a priority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speciall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

gin and meaning of the food system concept within the context of urban planning. It

deconstructs the elements and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food systems and

discusses plann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ir safety and stability. The paper demon‐

strates that each component of the urban food system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urban

planning, encompassing agricultural land,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networks, "last

kilometer" facilities, and the people involved. Ensuring food supply requires a multi-

scale network that operates at global, national, local, and community (family) levels.

The study recommends coordinating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ommunity planning,

and specialized planning based on the city'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divisions.

Key focus areas include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

ing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within food supply chains and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net‐

works, and improv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od retail outlets.

Keywords: urban food system; food system planning; food supply chain; healthy

food; food desert; healthy cities

几个世纪以来，食物和城市一直保持着共生关系[1]。一方面，食物塑造了城市，因为

它影响了城市的选址、营造、经济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定[2]；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城

市而言，确保食物稳定供应的能力更决定了它们的地位[3]。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深入，

城市已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中心[4]。这加剧了食物系统一系列活动在城市的集中化[5-6]，
并引发了生态（土壤）退化、食物安全、超重或肥胖、饥饿和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营

养相关疾病多发等一系列问题[7-8]。同时，叠加极端天气、公共卫生和地区冲突等多重风

险的影响，食物系统的供给压力和不确定性剧增，给城市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4, 9]。在此背景下，保障城市食物系统（urban food system）的安全与稳定正成

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议题[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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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保障城市食物系统的安全稳定

对于居民健康和韧性城市建设有重要意

义，正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的热点议题。

立足于规划本位，阐述城市食物系统的

概念内涵并解构其规划管控要素与在地

化特征，结合当前主要矛盾探讨城市食

物系统的管控思路与规划策略。城市食

物系统涉及农用地、交通物流网络、“最

后一公里”设施等规划管控要素，并通

过嵌套全球—国家—地方—社区（家庭）

的多尺度网络以保障食物供应。建议根

据城市自身特征与职能分工，统筹国土

空间规划、社区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重点从完善农用地资源配置，强化食物

供应链分工与交通物流网络，以及优化

食物零售网点布局等方面进行规划管控

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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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城市食物系统研究在理论

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但长期以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

经济学、营养学和生态环境等学科领

域[13-15]，在人居环境特别是城乡规划学

科语境下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Pothuku⁃
chi等[16-17]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与美

国规划协会（APA）共同推动了城市食

物系统规划研究、实践和教育的不断发

展。事实上，城市食物系统作为城市复

杂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与土地使用、

住房、交通、环境和经济等系统相互关

联、相关作用，影响着城市的物质空间

环境以及居民的公共利益[17-19]。然而，

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城市食物系统在

城乡规划学科视野下的基本特性还未被

完全揭示，这限制了对城市食物系统的

全面认识和规划策略的制定。鉴于此，

规划本位下城市食物系统具有怎样的概

念内涵？有怎样的在地化特征并涉及哪

些规划管控要素？城市规划如何发挥主

观能动性以及可以从哪些方面介入、管

控或引导来保证城市食物系统的安全与

稳定？以上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

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缺失并为规划本

位下的城市食物系统研究作出贡献，通

过系统梳理在人居环境关联学科下城市

食物系统的既有工作，解构其规划管控

要素与在地化特征，同时，结合当前我

国城市食物系统面临的主要矛盾，讨论

保障城市食物系统安全稳定的规划管控、

引导思路以及策略建议。

1 城市食物系统的概念内涵

1.1 食物系统的概念起源

关于“食物系统”的概念及理论起

源，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美国哈佛大学

的Davis等在 1957年提出的“农业综合

体”（agribusiness） 和欧洲“食物链”

（food chain） 的概念[2, 19-21]。随着这一概

念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

始基于自身的研究视角对城市食物系统

进行定义，其概念内涵也不断趋于全面。

Ericksen[22]将城市食物系统描述为由食物

生产、加工和包装、分销和零售以及消

费组成的活动；Tagtow等[23]将食物系统

划分为生产子系统、加工子系统、分配

子系统、消费子系统及废弃物处理等 5

个部分，并指出各子部分相互作用且对

环境、健康和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特别

地，食物系统在国内也会被称为“食品

系统”“食物体系”“农食系统”[24]，如：

张秋柳[25]提出“食品系统”是由农牧渔

业、食品制造业、消费者、餐饮业和食

品流通业等 5个核心要素和其他要素相

互依存联结形成的系统；樊胜根等[24,26]提
出“农食系统”的概念，即农业与食物

价值链上的所有活动和要素及其交互关

系的总和。总体而言，食物系统的概念

内涵不断拓展，经历了从关注食物生产

到消费的一系列活动到关注该活动对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表明对食物系统概念认知的科学性和

系统性在不断增强[13]。但也不难看出，

尽管食物系统是城市复杂系统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食物系统这一

概念大多出现在农业经济学、营养学和

生态环境等学科领域[13-15]。

1.2 人居环境视野下的城市食物系统

直到21世纪初，食物系统才逐渐走

进人居环境学科特别是城乡规划学科的

视野。1999年，美国规划学者 Pothuku⁃
chi等[16]指出，尽管食物系统不如交通、

住房、就业甚至环境等系统受到关注，

但它对社区健康、居民福祉以及城市的

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重要

地，食物系统与其他城市子系统（如住

房、交通、土地和经济等）相连接，并

影响着城市环境，因此呼吁要全面地正

视城市食物系统。2000年，Pothukuchi
等[17]在《美国规划协会会刊》（JAPA）上

发文，讨论了规划师应该关注食物系统

的现实原因，并提出规划城市食物系统

的具体方法。同时，他们将城市食物系

统定义为：连接食品生产、加工、分配、

消费和废物管理的活动链，以及所有相

关的监管机构和活动。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开始关注社

区的“食物荒漠”（food desert） 现象，

即难以获得健康、负担得起的食物的社

区，其特点是贫困人口和社会隔离的加

剧[27]。为此，《城市研究》（Urban Stud⁃
ies）和《规划教育与研究》（JPER）杂

志分别出版了以“食物荒漠”和“社区

食物系统”为主题的专刊[28-29]。以Pothu⁃
kuchi[30]、Campbell[31]和Hammer[32]为代表

的学者强调社区食物系统规划教育和开

展社区食物评估的重要性，并建议规划

从业者可以采取具体行动，推动食物系

统规划并建立一个更加经济、无公害和

社会公正的食物系统。

上述背景促使了美国规划协会开创

性地制定了社区和区域食物规划的政策

指南[33]。此后，美国规划协会陆续制定

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来整合社区和区域食

物规划，旨在推动建立健康、可持续的

城市食物系统。Morgan等[34-35]指出，虽

然对城市食物系统规划缺乏关注是一个

历史问题，但其现已成为许多国家规划

议程中的一个法定组成部分。如今，《米

兰城市食品政策公约》《新城市议程》以

及粮农组织的《城市-地区食物系统》等

倡议，均呼吁对城市食物系统进行科学

规划和治理，从而改善城市的食物供需

矛盾[36-37]。2021年，纽约市长食物政策

办公室发布了《纽约食物向前：10年食

物政策规划》，这是纽约历史上的第一个

食物政策规划，也是对当下食物体系反

思的结果，更是对未来更公平、可持续

和健康的城市食物体系的展望[18]。这些

都意味着食物系统越来越成为城市与社

区规划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城市规划

的新课题[2, 38]，需要规划学科的重视并采

取行动进行干预与引导。

国内人居环境学科对城市食物系统

的研究始于2010年前后，当前尚处于起

步阶段。刘娟娟等[39]和衣霄翔[40]较早地将

“食物系统”这一城市规划的新课题引入

中国，他们在探讨食物问题的复杂性和

规划涉足食物领域的必要性的基础上，

论述了城市规划在食物系统中所承担的

职能，为中国的食物系统规划研究提供

了基础认知。近年来，国内规划领域关

于城市食物系统的研究[9, 18-20, 36, 41]开始增

多，这表明城市食物系统正成为规划学

科的重要议题[42]。
总的来说，城市食物系统作为一个

描述食物生命周期的概念，通常被概念

化为“从农场到餐桌”“从田间到盘子”，

也即从食物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活

动[17, 22]。为此，可将城市食物系统定义

为：包括城市的食物生产、加工、运输、

分配和消费等活动及有关参与者、场所

和机构等组成的复杂系统。从这一概念

也不难看出，城市食物系统的每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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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都与城市规划息息相关。正如 Pothu⁃
kuchi等[17]所言，食物系统的一系列活动

不但与城市的经济、就业、消费、交通、

资源与环境系统以及各类空间相互结合

相互影响，更影响着居民健康和社会稳

定等公共利益。这也意味着，城市食物

系统系列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公共

属性，因此城市规划应特别关注与主动

介入。特别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居

民饮食结构变化对城市食物生产—消费

系列活动的规划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

求，也给城市的治理能力带来巨大挑

战[19]。在此背景下，推动城市食物系统

规划研究对于营造更加健康、可持续的

人居环境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城市食物系统的特征辨识

城市食物系统概念体现它的复杂性

和多维性——“跨空间和时间相互依存

的多维元素”之间发生复杂的相互作

用[43]。因此，探讨其组成部分和关键要

素，明确在地化特征和主要矛盾，对于

确定规划目标与管控要素进而制定有针

对性的规划管控策略至关重要。

2.1 多环节：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消

费环节

城市食物系统中所涉及生产、加工、

批发、零售和消费等相关的一系列活动

（组成部分），常被概括为生产、流通和

消费三大环节[19, 22, 44-45]，并分别对应生产

者、分配者和消费者三大主体（图 1）。

其中，除生产和消费环节外，加工、仓

储、批发和零售等其他活动可以归结为

流通环节。此外，食物生产和流通的系

列活动又共同组成了食物供应链[22]，保

障城市的食物供应安全。

首先，食物的生产环节，也是整个

城市食物系统的“起点”，主要涉及与食

物原料（食材）生产相关的所有生产活

动[44]。例如，种植、打理和收获农作物

等农业活动，饲养或屠宰牲畜等畜牧业

活动，以及从鱼塘或河湖捕捞水产品等

渔业生产活动[22]。特别地，不同类型城

市的生产活动也有所不同。一方面，与

北方内陆城市相比，我国南方沿海城市

有水田、鱼塘和海洋捕捞等更为丰富的

食物生产方式，且存在两年三熟，一年

两熟或三熟的复种模式，这大大提高了

城市的食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与一

些人口少、农用地资源比较充足且能向

外地供应食物的城市（如齐齐哈尔、盘

锦等）相比，“人多地少”的北上广深等

大城市粮食产需缺口大、自给率低，食

物获取主要依赖外部供应。当前，我国

已进入城镇化的“下半场”，同时在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针对超

大特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人口稠

密地区，探索面向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

城郊农用地复合使用与规划管控，不仅

可以弥补现行规划对城市食物生产空间

布局考虑的不足，也是践行国土空间保

护目标与实现城市食物生产效益最大化

的现实要求。

其次，食物的流通也即供应环节，

涉及将食物从农田、牧场或渔场运送给

消费者的过程，主要流程如下：①农用

地生产出的食材先运输到原产地收储加

工中心进行集中收储、屠宰和分割等初

步的加工。②各类农产品被运往一级批

发市场进行集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

食物还会被运往外地，同时，周边的一

些餐馆和市民可直接在此采购食物。③
食物被进一步运输到二级批发市场以及

大型连锁超市、企业电商门店以及中央

厨房等市场主体的配送中心，某些食物

还会被运往次级加工厂进行再加工与包

装，形成日常买到的食品商品。④最后

将这些加工或包装好的食物运输到居民

可以直接去消费的零售设施。近年来，

新技术（如冷链技术）、新业态（B2C、
农超农商）的不断涌现，不但简化了食

物的流通环节，也对我国城市食物流通

的空间支撑和行为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规

划要求[19]。同时，从全国范围看，不同

等级、类型城市往往承担着不同形式、

不同程度和不同功能的食物供应链分工，

且城市规模越大、等级越高，供应网络

会更加复杂，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功能及

规划管理要求[9]。例如，北京的新发地批

发市场、深圳的海吉星农产品物流园、

广州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等也让这些城

市成为服务本地、区域乃至全国的农产

品集散枢纽。这也意味着，有必要明确

我国不同等级、类型城市的食物供应链

职能分工，并因地制宜地对支撑食物流

通的道路交通、物流仓储、批发市场以

及各类新空间新载体等功能要素做出规

划安排，确保食物流通的高效与稳定。

最后，城市食物系统的最终环节与

居民的日常消费活动有关，包括“从居

民决定选择什么食物到制备、食用、消

化和食物废弃物处理的一切活动”[22]。
鉴于本研究聚焦于规划语境，因此重点

关注“居民决定选择什么食物”也即食

物获取这一活动，食物制备及消费后的

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后消费”内容不做

讨论。事实上，“居民选择食物”的过程

需要居民与各类食物供给设施产生联系，

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①到近邻的食

物零售设施去购买食材；②到近邻或目

的地餐厅去消费食物；③通过各类线上

平台订购食物。由此可见，食物的消费

环节关乎城市末端食物供应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然而，由于这些末端设施

通常具有市场属性强、空间区位多变、

需求量大的特点[46]，在我国的传统规划

中往往不受重视。但实际上，这些设施

不仅关系到居民能否便捷获取足够的食

物，更关乎不同年龄、收入、性别和文

化居民的营养和健康。也就是说，食物

消费活动与“人”息息相关，而保证

“人”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也是城市规划的

逻辑内核。

2.2 多要素：农用地—物流网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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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食物系统的环节构成
Fig.1 Components of the urban fo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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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人”

城市食物系统涉及众多城市功能要

素，并与不同类型的空间载体紧密关联，

对应到每个环节，主要涵盖了农用地、

流通 （供应） 网络、食物供应设施和

“人”等4类规划管控要素，在空间上的

投影分别为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消费

空间及其衍生的社会、生活空间等空间

载体，需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予以保障。

见图2。
首先，城市范围内的耕地、草地、

养殖水域和部分林、园地等各类农用地

是生产食物的主要空间，这也是落实城

市食物系统规划的重要载体。然而，中

国城市化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农

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行为进一步压缩了城市的食物

生产空间[19]，食物供—需结构矛盾日益

凸显。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程度和人口

集聚较高的东南部城市地区，这些现象

尤为突出。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化进程

加速和农村劳动力外流进一步深化了中

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工，农业生产分布

格局从“南粮北运”已经变成“北粮南

运”，但主销区城市的食物产需缺口大、

自给率低会加大主产区城市的生产压

力[20]。为保障食物的稳定生产，中国各

地实行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占补平衡

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严格的制度

来保护农用地。近年来，“五级三类”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日益完善，很多省区

市（如广东、湖南等地）还编制了不同

层次的《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积极开展

土地整治，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

的管控成效愈发显著，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开始得到规划支撑。为此，城市

规划如何管控与引导城市农业生产空间

的规划布局，以提高城市区域食物的可

持续生产与供应能力将是我国需要长期

面对的重点难点。

其次，食物的流通过程主要依托批

发市场、仓储物流设施和交通枢纽等节

点，并通过链接多层次的道路交通网络

和物流通道来协作完成。尽管批发市场

仍是主导我国大多数城市农产品流通的

最主要方式[19]，但随着消费端需求的增

加与变化，电商平台配送中心和“中央

厨房”等新模式新业态也催生了新的食

物供应空间形态，同时，农业供应链技

术发展和冷链运输的普及增加了冷链设

施的用房用地需求。此外，城市在与其

他地区的供应联系中，公路、铁路、港

口和机场等交通枢纽及其附属场站承担

着大量的物流组织活动。总之，上述关

联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组织方式会对食物

的分配和运输产生影响，决定了食物的

供应模式、食物里程、食物损耗与碳排

放、食物获取方式以及食物是否新鲜和

安全等。鉴于此，在衔接、落实或优化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如何保障

城市食物流通空间的用地供应及配套设

施，并搭建便捷韧性的交通物流网络来

组织城市食物流通活动将是规划关注的

主要方向。

最后，在涉及社区居民“最后一公

里”的食物消费活动中，关联了消费者

及其通过不同出行方式到达的各类食物

零售设施，包括超市、农贸市场、菜市

场、杂货店、各类专业化（果、蔬、肉、

米面油等）门店、新零售门店以及餐馆

等。这些设施的规划布局不但影响着居

民便捷获取各类食物的机会，更决定了

食物消费的空间与社会公平。某些社区

周边可能分布着品类丰富的食物商店和

餐馆，因此可以提供价格适中的新鲜健

康食物；而在另一些老旧或低收入人群

聚集的社区，居民可能无法获取或获取

可负担的食物（尤其是新鲜果蔬等健康

食物）的途径较为有限[47]，也因此形成

了“食物荒漠”或“食物沼泽”（food
swamps）（即高度暴露于高热量的快餐和

垃圾食品的社区或场所）。此外，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也

开始向多肉、高脂和高糖的结构转变[48]，
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主要

是超重和肥胖）。健康城市背景下，通过

规划手段优化食物零售设施的空间布局，

图2 城市食物系统的参与者及其主要活动［20］

Fig.2 The actors and activities of the urban fo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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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不同“人”群获取食物特别是获取

健康食物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是食物消费

活动的主要目标，更是后疫情时代韧性

城市规划的核心议题。

2.3 多尺度：全球—国家—地方—社区

（家庭、个人）

城市食物系统作为一个综合多环节、

多要素和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其涉及的

空间层次不仅局限于城市的地理边界，

更包括全球范围内所有与该城市食物活

动有关的区域[23, 49]。根据所涉及的空间尺

度，可将城市食物系统归纳为全球、国

家（本土）、地区（本地）和社区（家庭

和个人）等4个尺度。见图3。
具体地，本地尺度是城市食物系统

运作的基础，并通过“外联”全球、全

国 （本土） 尺度的供应网络来保障对

“内嵌”于城市内部社区尺度消费端的供

应，形成了以“食物流”为核心的多尺

度嵌套结构。随着城镇化、食物供应全

球化以及食物消费多样化的不断深入，

城市除了在本地生产和加工部分数量和

类型的食物外，其他大部分靠生产飞地

（如缅北有专门面向中国的甜瓜种植基

地，上海、广州分别在贵州、甘肃等地

布局了菜篮子基地）或通过在本土、全

球进口食物来满足自身需求。正如Erick⁃
sen [22]所言，城市食物系统中生产和加工

的系列活动通常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消费

食物的特定城市中进行的。也就是说，

城市食物系统的生产、加工活动可以在

全球任何地方进行，但也因此衍生了长

距离的食物供应链。

从不同尺度关联的功能环节来看，

在全球或全国的外部尺度下主要进行生

产、加工或分配的系列活动，包括以下

两种模式：①将生产或加工好的食物运

输到城市本地的批发市场进行进一步分

配；②集中收储片区内所有农产品到某

批发市场进行统一批发，如法国的汉吉

斯国际批发市场、中国的北京新发地批

发市场和山东寿光批发市场等，城市本

地的采购商至此采购或由批发市场送货

给采购方，这里的采购方大多是零售商，

还有少许的个体消费者；在本地尺度，

包括了食物供应链以及消费、后消费过

程的全部活动，而社区尺度则主要涉及

零售、消费和后消费活动。本质上，所

有尺度的系列活动都是为了服务社区尺

度的消费者，这也再次凸显了城市食物

系统关乎“人”的公共利益，城市规划

主动介入的必要性。特别地，食物的批

发/零售也即分配活动是所有尺度的共有

特征，这也意味着，如何保障和规划农

批市场、超市、农贸市场、社区零售等

设施的用地和空间布局，组织高效的食

物分配网络，是城市食物系统规划的关

键任务。

3 城市食物系统的规划管控策略

“民以食为天”，城市食物系统作为

保障民生的重要工程，其安全稳定与否

关乎居民的根本利益，国土空间规划以

建设人民城市为规划目标，应将城市食

物系统深度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19]。
如前文所述，中国作为全球人口和食物

生产、消费的大国，城市食物系统规划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食物生产方面，

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加速，大城市农用地

不断减少与人口增长，饮食需求变化之

间的人地供需不匹配矛盾；在食物分配

方面，我国的城市食物供应链职能分工

尚不明确[9]，城市的食物流通体系布局规

划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食物消费端方面，

有限、不稳定和不适当的食物消费导致

肥胖、超重以及与营养相关疾病的居民

人数增多[7]，城市中不同人群获取食物特

别是获取健康食物的机会存在不公平、

不平等现象[50]。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建

议统筹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对我国的城市食物系统进行规划管控与

干预。

3.1 生产环节：完善农用地资源配置，

保障农副产品稳定生产

应对我国大城市“人多地少”“大城

小农”，以及主要粮源在外的供需矛盾，

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保障农用地的供给

规模。

首先，针对大城市扩张引发的耕地

“非农化”现象，要通过承接国家和省级

依托比较优势对农业生产格局判断给定

的约束指标，在市、县层面基于“双评

价”并将“三区三线”作为重要管控工

具，合理划定农业生产空间（图 4）。对

永久基本农田进行刚性管控，严格限制

作物类型，保证全部用于粮食及重要农

产品生产[19-20]。对于一般农业空间，可

依据地方的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和

“占补平衡”等有关规定，弹性调控农用

地内部转换的“非粮化”行为[51]。考虑

到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和饮食结构

日益多样，对于食物的消费开始从植物

型向植物/动物型结构转变，导致了对于

肉类、水产品和果蔬等生鲜食物的消费

占比正在增加[48]。同时，鉴于米面粮油

等食物易贮存且保质期较长，生鲜类食

物更依靠冷链运输且贮存成本高的特征。

为此，一般农田可在“大食物观”指导

下且在不破坏土地耕作层的前提下，创

新土地供给，尝试种植蔬菜和饲料（如

大豆）等高附加值作物并探索多样化的

食物生产模式[52]，但应确保短期内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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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市食物系统的空间尺度
Fig.3 Spatial components of the urban fo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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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复耕。

其次，应全力推进土地整治和土地

流转工作，特别是我国南方城市的丘陵、

山地较多，农用地碎化严重，要开展以

农用地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通

过“小田变大田”的手段整合农用地资

源。例如，浙江黄岩蜜橘生产基地在整

合连片山岭的基础上推广小轨道运输，

并采用机械化生产和智能化分拣节省了

生产运输的人力成本、提高了销售收入，

为优化农用地资源配置、提升新质生产

力提供了案例依据。对于城镇化释放出

的宅基地、菜地，开荒增加的农用地，

以及部分农户既不流转也不自种的撂荒

地，定期补充至一般农用地，规模较大

且耕地质量较好的可优先作为永久基本

农田补划潜力区。同时，可借鉴西方食

物都市主义理念，以蔬菜、水果和食用

菌等食物为重点在零星农用地上“见缝

插针”，将社区农业、设施农业和城市农

业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地，

应响应“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国家

发展战略，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并探索

“植物工厂”“海洋牧场”“蓝色粮仓”的

规划建设以及推行木本粮油和昆虫蛋白

的可能性。除了在城市本地做好规划管

控外，对于东部沿海用地紧缺的城市而

言，应探索与内陆地区的农用地指标跨

区域交易机制，如推进耕地和建设用地

指标在省级统筹下的省内跨区域“流

转”，将节余指标与外省农用地较多地区

或菜篮子地区进行跨区域交易。

最后，树立“量质并重”理念，提

高农用地的供给“质量”。为了防止农用

地退化并提升耕地的保供功能，应推行

差别化的规划体系。明确高标准农田、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各品类（蔬菜、水果、

水产等）农业保护空间的关系[52]，在详

细规划中分用途单元并统筹作物规划和

种植指标，对具体的农业空间品质进行

管控，并在镇级层面划定具体的地块图

斑，落实项目需求和地块指标[53]。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

生态修复等工作，推行差异化的土地用

途管制细则。同时，要重视未退化耕地

的科学预防，合理安排“轮耕休养”制

度。鉴于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使用对于资

源环境的负外部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开展有机农业的生产模式，以减轻农业

对环境的影响。此外，有研究[54]表明，

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可有效改善土壤

状态并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因此，不同

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开展轮作套种、林粮

间作等模式[36]，并将撂荒地、碎化地作

为试验田，尝试“鱼菜共生”“稻渔结

合”等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3.2 流通环节：明确食物供应链职能分

工，强化交通物流网络联系

为应对我国城市食物供应链职能分

工尚不明确的问题，根据许世光等[19]的
研究，从食物流通的角度可将我国城市

分为枢纽型、供应型和终端型，不同等

级和类型的城市需要在国土空间规划层

面提供差异化的支持。枢纽型城市多为

高等级城市，主要承担区域乃至全国的

食物集散功能。因此，这类城市既需要

满足本地的食物需求，又要为辐射腹地

提供农产品供应[19]。例如，北京依赖新

发地批发市场、锦绣大地市场，广州依

托华南果蔬批发市场等统筹自身及周边

的食品供应。因此，该类城市除根据服

务自身人口需要安排流通设施及用地外，

还需考虑服务周边地区的流通需求，从

区域层面统筹流通体系布局，加强在交

通枢纽或流通通道周边的配套设施建

设[55]，如物流园区（中心）、冷链中转仓

等区域型货运场站（图 5）。供应型城市

多为一般城市，除了承担食物流通的职

能外，主要以食物生产为主，并通过批

发市场或新型分配平台向其他两类城市

供应食物，如绥化、湛江和寿光等。因

此，这类城市要在空间规划中保障食物

供应链体系支撑的同时，还要重点保护

农用地生产空间。终端型城市既包括高

等级城市也包括一般城市，相对于城市

的基本功能，食物流通或集散能力往往

不是发展重点，主要靠外部的供应型城

市或全球市场输入食物，如深圳、东莞

等。因此，该类城市重点考虑自身服务

需求，控制好服务于本地的食物供应链

系统。在空间规划中，应重点强化城市

的交通枢纽建设，打造链接内外的流通

通道与物流网络，保障食物的输入与分

配高效。

鉴于新需求、新业态、新技术对传

统供应链的挑战，在城市内部应布局好

批发市场、中央厨房、冷链仓储设施、

进出口枢纽及物流园区等设施节点，强

化交通物流网络联系。在这方面，我国

的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已明确提出完善物流运输系统

布局、促进新业态发展的要求[19]。其中，

批发市场作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载体，

也是我国当前城市共有的分配设施，一

般可依据其服务对象分为产地市场和销

地市场等[19]：前者以承接本地农产品收

储和服务本地农户为主，具有一定的服

务半径；销地市场则具有“大进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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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食物生产端土地管控与布局模式示意
Fig.4 Land management and layout model of food productio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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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散流通作用[19, 56]，不但承接本地也承

担着服务外地的分配职能。对于其他物

流枢纽，可统筹《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物流发展规

划）》《食物供应链布局规划》等专项规

划，建立以大型交通枢纽为中心、大型

物流园区为支撑、各类分发节点为基础

以及多式联运交通组织为支撑的冷链物

流网络，对于重点物流园区、冷链仓储

等设施优先安排土地供应，提高食物供

应链体系的效率与品质。

3.3 消费环节：优化零售网点布局，改

善食物获取的可达性与公平性

为提高居民便捷获取食物的机会，

在消费环节应重点优化食物零售网点的

空间布局，提高食物获取的可达性与公

平性。现代城市居民往往通过各类超市、

农贸市场、专业化门店和餐饮店获取食

物，应通过市场机制与规划管控相结合

的方式予以保障。更为重要地，在老年

人和低收入人群集聚的老旧社区，食物

供应设施存在明显缺口[19]。近年来，社

区（生活圈）规划和“15分钟城市”等

理念的发展，为城市食物系统中“最后

一公里”的食物供应提供了有效支撑。

因此，要根据供需关系明确不同等级规

模的社区在 15 min内的食物供应设施的

配套类型、规模与数量（图 6），在此基

础上，结合社区居民的人口画像、设施

分布、消费行为并运用空间分析技术手

段，引导不同业态的食物零售网点布局，

提升社区居民获取食物的可达性与公平

性。同时，针对老旧社区，在进行公益

化和适老化改造和提升的基础上，可通

过设置公共厨房或配备社区服务团队，

保障食物获取的空间、社会公平。

特别地，针对我国肥胖、超重以及

与营养相关疾病的居民正逐渐增多的趋

势，在社区层面除了加强健康饮食观念

的宣传教育外，应在健康城市的指导下，

重点加强对健康食品店的规划管控和业

态策划，引导增加果蔬鲜肉等健康食物

设施并减少高糖高油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设施布点，以改善“食物荒漠”和“食

物沼泽”状况。此外，应鼓励有条件的

家庭在社区层面自己生产食物或与农户

直接建立稳定合作关系，通过社区农业

和社区支持农业（CSA）等模式来满足

一定的食物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社区

农业还可以创造居民间交往的机会，促

进社交联系和激发社区活力[57]，促进城

市居民与农民建立友好健康的合作关系，

也可以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

商业建筑屋顶和近郊农村也出现了一些

小菜园，为一些居民提供了农业种植空

间，这是消费端提高城市食物系统安全

稳定的本土实践，也是城市食物系统规

划可重点关注与引导的方向。

4 结语

本研究旨在揭示规划本位下的城市

食物系统特征与规划管控要素，并讨论

保障城市食物系统安全稳定的规划管控

策略。总的来说，城市食物系统是由

“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相

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复杂系

统，关联农用地、交通物流网络、“最后

一公里”设施和“人”等管控要素，并

通过嵌套全球—国家—地方—社区（家

庭）的多尺度网络来保障食物供应。城

市食物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城市规

划息息相关，因此城乡规划学科应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干预，在实现各环

节中各要素的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同时，

保障城市食物系统的安全稳定。为此，

研究建议统筹国土空间规划、社区规划

以及各项专项规划，重点从完善农用地

资源配置，强化食物供应链职能分工以

及优化零售网点布局等方面进行规划管

控与响应。

在城市化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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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城市区域交通物流设施布局示意
Fig.5 Layou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facilities in city regions

图6 末端食物供应设施布局规划示意
Fig.6 Planning of food supply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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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风险激增和新技术新业态的冲击

下，将城市食物系统纳入城市规划具有

可行性与必要性。鉴于中国城市的等级、

职能和特征差异很大，在城市食物系统

规划中的定位、管控重点以及规划目标、

思路和机制也有所不同，为此，根据城

市在不同环节中扮演的角色，在建立评

估体系对城市进行分级分类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城市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

分析对于认识、评估与规划城市食物系

统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探索以“食物

系统”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参与式规划

和相关食物政策，并推动城市食物系统

活动从“效率”转向“公平”和“韧性”

是未来的潜在研究方向。

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

了宝贵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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